　《苏东坡传》:苏东坡的三句话
    下半年，我的书桌上摆放的两套苏东坡全集，一套是几十年前的线装竖排版，一套是凌濛初编辑的《东坡诗解》，读的入迷，伴着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，总是想象着东坡先生的颠沛流离的生活，想着兄弟俩的帮助与挂念，想着一门三父子是一个怎样的书香家庭，敬佩这诗界筋骨第一人。
我看到了那句，苏东坡在年老时面对自己自画像时吟诵的“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    往下翻书，感到一股汹涌的情绪从我的小腹直直地顶到我的喉咙，双眼下面的两块肌肉控制不住地往下坠。好似一颗樱桃在我眼睛里被揉碎了，红了一片，湿了一片。
    所以当我看到年迈的苏东坡，对着自己的一生，认真又释然地自说自话，请问你一生的功劳有什么？我的功劳不过是我活过的最艰苦的三个地方，黄州，惠州，儋州罢了时，我感慨，原来文豪的一生如此坎坷，但他却最爱这些坎坷。
    这份极致的豁达让我目瞪口呆，一个人居然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，抛开了自己的才华，抛开了人们对他的评价，只愿相信，我一生至宝就埋藏在那最偏远，最自己磨难最大的远方。
    苏东坡的第二句话，“他乡谁作舆地志，海南万里真吾乡。”我们可以想象，八百年前的广东尚是人迹罕至的湿毒之地，海南可想而知。苏东坡却说，海南啊，那课真是我的故乡。
    第三句，“试问岭南应不好，此心安处是吾乡”是苏东坡在好朋友王巩从宾州北归途中写的。王巩因为乌台诗案受到牵连，被贬到岭南的宾州，三年来陪伴他的是他的一个叫做宇文柔奴的侍妾。苏东坡见到北归的老朋友，却见他容光焕发，未见贬谪之苦有所显露，大为惊异。他问柔奴，“试问岭南，应是不好？”那岭南应该不怎么好吧？柔奴却说，“此心安处，即是吾乡”这心安的地方，就是我的家乡。苏东坡大为赞叹，挥笔写下了开头那句诗。我相信，苏东坡被震撼了，被震撼一部分原因是，我也有过相似的看法，却不如你表述的这么简单而动情。
    此心安处，即是吾乡。
    心安处，是吾乡。
    心安。吾乡。
    又是一股热血汹涌，又是一阵百脉沸涌。苏东坡被贬到过岭南，他的好朋友也被贬到岭南，当时的岭南瘴疠丛生，湿毒难耐，尽管如此，他们却一往情深，一谈到这里便动情。
    太豁达了，于是也太超脱了。无论在朝在野，无论抱负实现与否，无论命运的安排多么戏剧，多么曲曲折折，苏东坡全然不在意了，无论在哪里，他都能安然自适，活的随遇而安。他摆脱了欲望的煎熬，他心安。哪里都是他的家乡。他把哪里都当做家乡来爱，哪里的人们都是他的老乡，哪里的食物都是美食，都能吃得津津有味。所以这天地之间就没有容不下他的地方了。所以他的心，千古不死，活在诗文里，在他自画像里，在赤壁旁，在雪泥里，在皓月当空的中秋之夜，在东方既白的朝霞里。
    所以我爱苏东坡。
